
楔子 

這一世，蓮葉初相逢。 

仙草園是王母娘娘在人間培養仙草的一處別院，裡頭風景秀麗，仙霧裊裊。 

雪毅塵躺在一片異常碩大翠綠的蓮葉上，叼著根草葉、枕著手臂曬太陽，長髮如

墨綢般，披散在蜜色的肌膚上，身著青色長衫的他，在這一大片清雅碧綠的蓮葉

中增添了一抹英氣。 

在兩道他未曾察覺的柔和目光下，他星眸半闔、四肢放鬆，似乎快要睡著。 

晨風吹在他的面頰上，癢癢的，猶如一雙溫柔的手在臉上嬉戲著。 

他閉著眼笑了，歪了頭，喃喃道：「別鬧了，再讓我睡一下。」 

「再睡下去，你可要被打回原形了。」溫潤的聲音淡淡地響起。 

雪毅塵一驚，惶惑地睜大眼，趕忙從蓮葉上跳了起來。這才發現自己面前正立著

一個白衣男子。 

鳳目寧和，溫雅如蘭。 

雪毅塵瞪大眼睛痴痴盯著他，腦中只浮現這兩句可形容眼前人的話。過了好半

晌，他才驚覺不妥，急急跪了下去，明知自己應該快點求仙人饒命才是，但心裡

卻又不想太快離開眼前的白衣仙人，張了張嘴，最後仍一個字也沒說。 

正當他為自己的想法感到困惑時，淡淡的輕笑傳入他耳中，「沒見過像你這麼笨

的小妖，為何闖進仙草園？」 

雪毅塵怔了怔，低著頭道：「因為蓮花的味道太香了。」 

是啊，他真是笨，早該聽師父的勸別亂闖，瞧肆意闖入的後果就是被駐守的神仙

抓個正著，受罰事小，也許還會被仙人取出他的蛇膽來煉仙丹。 

突然浮現的想法令他膽怯，他下意識地抬眼看向白衣仙人，卻在接觸到那雙墨黑

溫潤的眼睛時，忘了呼吸。 

那清雅的仙人微微一笑，輕聲說道：「來吧，我帶你出去。幸好你遇上的是我，

若是遇到守園的神君，你可真要被抓去煉仙丹了。」 

聞言，雪毅塵的心上一跳，乖乖地變回原形—一條青色的蟒蛇。他的原形本是巨

蟒，如今他特意縮骨，將自己變成一條小蛇，好讓仙人將他藏匿。 

白衣仙人要他纏在他的手臂上，收在寬大的衣袖裡。 

雪毅塵乖乖地待在他衣袖裡閉著眼，一動也不敢動。 

他的衣袖裡隱約透著香氣，聞起來清新淡雅，而他纏繞著他的手臂，光滑的皮膚

相觸，可以感覺到仙人溫暖的體溫。這一切令雪毅塵的心裡矇矇似有所動，又無

法言說。 

只感覺自己的心拚命的鼓動著，活了五百年從不曾如此的悸動，在這一瞬間，快

得像要跳出胸臆。 

 

相識的美好不過是兩人苦難的開始。 

雪毅塵被押到天界大殿上，被天兵壓倒在地，屈辱地承受滿殿仙人鄙夷的眼神。 

「我不服！」他冷眼瞪著眼前的天界眾仙。 



鳳儒君指著他的鼻子罵道：「你不服什麼？你與玉靈君仙妖殊途，相戀已是犯了

天規，且又做下苟且之事，你們的所做所為實乃天地不容。」他看向玉帝，接著

雙手一揖，神色凜然道：「玉靈君受美色所迷，犯下這等大逆不道之罪，應速速

除其仙籍，打入人間！」 

玉帝看向一邊始終沉默的白衣仙人問道：「玉靈君，你可有話說？」 

「青嵐對所做之事並不後悔。」玉靈君抬起溫和的眼眸，靜靜地望向跪倒在地的

雪毅塵。 

眾仙都瞪大了眼，鳳儒君更是手指發顫的指著他斥責，「你、你簡直冥頑不靈！」 

「既然如此，你便要接受天規的處罰。」玉帝似乎輕輕一嘆。 

「青嵐明白。」他神色平靜，目光坦蕩。 

太上老君站在一旁直搖頭。 

「小蛇妖，你還是不服嗎？」玉帝目光轉向雪毅塵。 

「要我服什麼？我並未做出傷天害理之事。只因為我身為低等的妖，戀上仙人，

便是大逆不道這種荒謬的理由我為什麼要服？我和他都沒有錯！錯的是這天界

的規矩！為什麼妖就不可以喜歡仙人？」 

雪毅塵目光無懼地瞪著玉帝。 

他的話令眾仙聽得冷氣倒抽。這小蛇妖未免太過大膽，竟敢如此胡言亂語，簡直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 

這就是天界最寧靜優雅的玉靈君喜歡上的人？他若是思戀凡人也就算了，偏偏喜

歡上一個無知愚蠢的妖？ 

眾仙忍不住在心中輕蔑鄙夷，只覺這事荒謬到極點。 

玉帝竟看著雪毅塵微微一笑，「那麼，你可願與我一賭？」 

「賭？賭什麼？」他一怔。 

「你認為天規和禮法不近人情，是錯的。那我問你，若你們的身分立場對換，你

可還會不顧一切地戀上他？」 

「當然。」雪毅塵望向青嵐的目光堅定、沒有遲疑。怎麼不會呢？無論他是什麼

樣子，只要他還是他，他怎麼可能不戀上他？ 

「那麼，我們便來賭一下。賭你與他地位互換之後，是否還能衝破這世俗的規範，

保全你們的愛情？」玉帝眼神清明，看了看雪毅塵，又看向青嵐，「若你們贏了

自然平安無事，玉靈君，你可願一賭？」 

青嵐看了看玉帝，眼神落在雪毅塵倔強的臉上，目光閃動，沒有說話。 

雪毅塵握住了他的手，倔強的眼神就像一頭要衝破阻礙的犀牛，「當然賭！」 

第一章 

下一世，月夜相逢。 

月光下，他見一人將旖旎的水袖拋出，在地上舞出一段長長的惆悵。 

腰身輕折，透著媚色。 

水中映出一張模糊的臉，細長的眉、緋色的唇，還有唇畔一點撩人的痣，冷清卻

又嫵媚，他試圖看清那人的模樣，卻始終如被煙霧遮掩般，看不清⋯⋯ 



 

雪毅塵會注意到那個男子，是因為他的舉動。 

眼前是破舊的屋子、頹敗的瓦礫，那名男子手裡拿著一只碗，正在餵一個看起來

四、五歲的瘦小女孩喝水。 

男子墨色的眸子閃著柔和的光芒，只靜靜的，疼寵的注視著小女孩。 

雪毅塵看到那雙眼的時候，心裡莫名的有些波動，閃過一股悶悶的情緒。 

他覺得男子的眼睛很好看，讓他想起自己戀慕的那個人。 

那個人向來清冷孤傲，與自己的距離太遙遠，但此人雖有一雙與那人相似的靈慧

之眼，且他身著青衣，與那人的習慣一致，透著的氣質卻極不同。 

貧民窟中竟有如此清雅溫潤的男子？ 

順著主人的目光，毅王府侍衛長夜離也望見那男子，隨即發出一聲輕唾，急急忙

忙的拉上車簾。 

「夜離，怎麼了？」雪毅塵對他的舉動很不解。 

「王爺，此乃賤民所居之地，莫往外探頭，免得污了您的眼睛。」夜離神色鄭重

地說。 

雪毅塵愣了一下，隔著簾子，只能朦朧看到那男子單薄而修長的身影。 

對方穿的衣服樣式他未曾見過，袖長襬長，給人一種輕渺飄逸之感。 

「夜離，這人的衣服為何如此奇特？」他不禁輕聲詢問，想看得清楚些，仍將簾

子微微掀開。 

「那是舞人的衣飾，瞧他這裝扮，定是城裡風月樓的舞人。」夜離神色帶了點輕

蔑，只朝男子瞟了一眼便收回視線。 

「風月樓？」雪毅塵挑了挑眉，並未聽說過這個地方。 

他在外帶兵打仗多年，前些日子才剛從邊疆返回京城，對京裡現在的事物都陌生

得緊。 

「那是城裡一處歌舞之地，館有許多舞人，歌舞表演甚是有名，最出名的是『飛

天』，是種將人綁著在半空中飛舞，難度極高，但舞姿翩若驚鴻的舞蹈，表演時

甚是耀眼。」 

「那為何⋯⋯」雪毅塵回眸看向夜離，不解他臉上的輕視之色。 

「王爺有所不知，這些舞人雖是以舞迎客，但若被客人看上了，也可悅人。總之

不是什麼乾淨的東西，王爺就別再詢問了。」 

雪毅塵聽了沉默不語，忽然拉開了簾子，對車夫輕喊道：「停下。」 

夜離怔住，不知王爺想要做什麼。 

雪毅塵沒有理他逕自下了車，身著王族紫色袍服的頎長身影很快走遠，只留下淡

淡的話語—「他們亦是我夏慈子民，為何要避開？」 

只有雪毅塵自己知道，他下車其實是有一些私心的，只是想看清那男子的模樣。 

一走近，男子的容貌讓雪毅塵不禁讚嘆，他找不出能夠形容這張臉的詞彙。 

那樣精緻清雅的一張臉，真的很難相信，這是一個平凡舞人的面容。 

他的容貌雖精緻得有如女子一般，但眉間卻隱隱有股堅毅之色。 



有意思，這人越細看越像他心裡的那個人了。 

只是那人遠比這舞人高貴許多，他臉上常有的驕傲自負，在這舞人身上則是半分

也尋不出來。 

他又注意到男子的臉頰上有一道細長的舊傷疤，想是跟人爭鬥所致，不過這疤倒

是沒有破壞那張臉的嫵媚與精緻，反而增添了些男性的剛硬來。 

雖是打量著舞人，可雪毅塵緩步沿著巷子走時，亦一邊注意著四周情況，只見一

幢幢破舊的屋子，人人臉上都有著疲態，彷彿籠罩了灰暗的顏色，他還聽見怒罵

或病痛呻吟之聲傳來。 

雪毅塵的心越走越沉重。 

一些事情，不親眼所見是不能體會的，若沒見到這些掙扎求生的人民，他恐怕不

會了解夏慈國的這一面。 

「夜離，把御賜的玉果糕點拿出來，分給這些人。」 

「是。」夜離雖有些不情願，卻仍謹記主僕的份際，不敢做出踰越或違逆主人之

事。 

他很快地指揮手下將皇上今天賞賜給王爺的聖品糕點，有條不紊地分發給路邊的

貧民。 

「王爺，該走了。」很快地發完糕點，夜離走到他身後恭聲提醒。 

雪毅塵點了點頭，默默地又看了看周圍的一切，正舉步要走，忽然感到有人拽住

他的衣襬。 

他一驚，低頭才發現是剛剛看到的小女孩正拽著他。 

「蘭兒還想吃⋯⋯」小女孩嘟著嘴巴，黑亮的眸子滿是希冀的盯著他。 

雪毅塵怔了下，剛想安撫小女孩，身後的侍衛已經一個箭步衝上前，揚起手上的

長鞭想趕走他。 

「住手！」他冷喝一聲。對一個小女孩出手 

可落下的鞭子來不及收回，眼看就要甩中她時，一道身影撲了過來，將小女孩抱

住，鞭子便落在那人身上。 

男子抱著小女孩跪倒在地，後背的衣衫破裂現出血痕，他的身體在微微顫抖，忽

輕忽重的呼吸昭示他正隱忍著疼痛，試著平穩住自己的呼吸。 

「誰准你們隨便傷人了？」雪毅塵的聲音帶了一點慍怒，看著跪在身側的男子，

他驚訝地發現傷者竟是他一直關注著的青衣男子。 

「王爺，他們只是為了保護您的安全。」夜離聲音冰冷的替手下解釋。 

「她什麼都沒做。」看著在男子懷裡怯怯探出腦袋的小女孩，他冷冷地說。 

「她冒犯了王爺。」夜離的聲音依舊沒有感情。王爺乃千金之軀，怎可被這些賤

民隨意抓扯，這可是大大的不敬！ 

「夜離，你這是在頂嘴嗎？放肆！」分明是胡亂傷人，還扯這種理由。雪毅塵皺

眉，蹲下身檢視男子的狀況。「我的侍衛太不知輕重，誤傷了你。你還好吧？」

他淡聲詢問。 

男子沒有回答，只是緊緊抱著懷裡的小女孩，似乎怕別人又要傷害她。 



雪毅塵看他的臉色，蒼白得厲害，卻讓他清俊的容顏更有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

而他黑玉般的眼瞳始終不曾看向自己，只是怔怔望著一個方向，帶著濕潤的光

澤，眼眶微紅，嘴角倔強的抿著，像是在竭力忍痛。 

雪毅塵只覺自己的心臟似乎被牽動了一下，「你沒事吧？」他不禁放柔了聲音。 

青衣男子的目光這時才淡淡地轉向他，搖了搖頭道：「請王爺饒恕小女的無禮。」 

聽到他的話，雪毅塵微微感到訝異，忍不住問：「她是你女兒？」 

青衣男子只是點了點頭，並不多言。 

「你叫什麼名字？」他心念一動。 

「小人名喚青嵐。」 

青嵐，滿好聽的名字，與他的人也很配。 

「你是風月樓的舞人？」想到夜離方才所說，他淡淡地問。 

青嵐依舊跪在地上，低著頭道：「是。」 

雪毅塵心中微嘆，輕聲說：「起來吧，今日便饒了你女兒，只是以後要好好管教

她，別再讓她這樣冒失。」 

聽見他只是悅人的舞人時，竟讓他心中有股說不清的情緒，也許是失望，又或許

是可惜，總覺得這樣的一個人，不該只是舞人。 

「來人，回府。」 

「是。」夜離清冷的聲音響起，上前替雪毅塵掀開車簾，待他坐進車裡，一隊的

侍衛便開路離開。 

那些得了食物的貧民，還戀戀不捨地瞧著雪毅塵離開的方向。 

「剛才那人好像是個王爺吧？」 

「你不知道嗎？他是咱們夏慈國的毅王爺，就是那位在邊疆打了勝仗，剛得皇上

封賞的夏毅王。」 

 

雪毅塵剛回到王府，管家便上前通報。「王爺，您可回來了，方才冷將軍來過。」 

聽到這個名字，雪毅塵心中一震。那人來過了？ 

「他可有說什麼？」他聲音略顯急促詢問管家。 

「沒有，冷將軍只待了一會兒，因不見王爺回來，便與侍衛走了。離開前只是吩

咐小的轉告王爺最近不要去找他，他剛領了皇命，會離開京城幾天。」 

冷映色⋯⋯默唸著戀慕之人的名字，雪毅塵在心中苦笑。腦海中彷彿閃過他說這話

時高傲的樣子。 

是啊，又有誰奈何得了這位夏慈國戰功最顯赫的將軍？冷映色不僅生就一副絕美

的容顏，一身與他容貌不相稱的高超武藝更是讓人讚嘆。 

他深受皇上賞識，被允許可自由出入皇宮，這等禮遇連他們這些皇族都無人享

有，冷映色在當今聖上心中的地位已不言而喻。 

雪毅塵的心裡始終有冷映色，他想他是知道的，只是那人的態度若即若離，讓他

難以捉摸。 

有時他覺得冷映色的心裡也有他，像是偶爾撞見冷映色用深邃的眼眸注視著他



時；有時他又會笑自己多想，因為冷映色始終保持高傲疏離的姿態，並不與他過

分親近，他在冷映色眼中，似乎與其他人毫無分別。 

不過就算他對冷映色有難言的情愫又如何？以冷映色那般自傲冷清的性子，要他

放下姿態與自己相好，只怕是比登天還難。 

所以他一直不曾有什麼表示，害怕得罪了那孤傲的人，就連朋友都沒得做，只能

選擇在一旁默默注視他。 

忽地，他腦中閃過一道身影，今天遇到的那個舞人，他的身影總讓他與冷映色疊

在一起。 

兩人是有幾分相像，雖然他沒有冷映色那樣的孤傲高絕，但那雙深黑的眼眸也到

充滿了靈氣，身上與冷映色相近的氣息，也讓他有一點心動。 

若是這舞人，也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得到手。 

雪毅塵苦笑著想，可他終究不是冷映色，對他的興趣怕也只是一、兩天，並不會

長久。 

 

連日參加王公貴族舉辦的宴會，雪毅塵有些倦了，正想打發今日邀他一聚的大

臣，對方的話卻引起他的注意。 

「白大人的宴席擺在風月樓，那可是個特別的地方，聽說他們的歌舞是京城一

絕，不知王爺願否賞光前往？」 

風月樓？雪毅塵在心中默默掂量，眼前忽然閃過幾天前的那抹青衣身影。 

他既是那裡的舞人，不知今日可否再見到他？ 

雪毅塵嘴角微揚，巴結的大臣亦眉開眼笑，知悉了他的意思。 

 

風月樓依湖而築，湖光水色，笙歌悅耳。 

雪毅塵穿著便服，緩步上了閣樓。 

揮退雅間裡欲行禮的大臣，他只是想來看看這裡的歌舞，是否名副其實。 

樂聲緩緩流洩，是一曲凌波女舞。 

雖說是女舞，但表演的卻都是男子，先前上樓時，雪毅塵已經見過幾個姿態柔媚

的舞人，身姿的確撩人妖嬈。 

風月之地，本應如此。 

雪毅塵的眼神從翩翩起舞的舞人身上移開，神情頗有些不以為然。這裡的歌舞似

乎也沒多與眾不同。 

正想著，縹緲的樂聲驀然響起，樓下大廳中央忽然出現層層白紗，緩緩飄動。 

上下四座皆是掌聲，雪毅塵在樓上的雅間也聽得分明。 

「這掌聲是為何？」他淡聲問。 

「稟王爺，這是因為要表演『飛天』了。」身後服侍的風月樓小廝忙回答。 

飛天？雪毅塵劍眉微挑。 

「『飛天』是風月樓的壓軸表演，難度極高，十分危險。舞人必須在空中翩翩起

舞，但舞姿縹緲十分動人。」小廝聲音裡帶著討好，知無不言。 



雪毅塵點點頭，將視線移到樓下，看那從重重白紗中慢慢露出的修長身影。 

是他！ 

眼神凝視著被白紗半遮半掩的人影，想看得更真切。 

沒錯，是那個人。 

白衣清素，黑髮如綢。 

但他沒有穿青衣，讓雪毅塵莫名有些失望。 

青嵐深邃的眸子定定地望著一點，身子隨著音樂款款擺動，每一個動作，都帶著

媚惑，清冷而妖嬈。 

修長的身形，細柔如蛇的腰身，每一下似無意的扭動，都如風攪亂一池春水，吹

在雪毅塵原來平靜的心上。 

這時白紗忽地撩起，青嵐的身子也被牽引的繩索拉起，倏地騰空而上，一下子就

飛到空中。 

在兩旁布幕的撩動下，那身影跟著白紗一起舞動，他忽地旋轉起來，水袖在空中

揮出美麗的弧度。 

客人們皆仰著頭，發出讚嘆的驚呼。 

雪毅塵卻覺自己的心神緊繃，想到那個人也許會掉下來，他竟呼吸一窒，直到一

曲舞畢，才鬆了口氣。 

「他是這裡的紅人嗎？」雪毅塵的視線從那緩緩落地的身影移回，問著身後的小

廝。 

「青嵐的舞技在風月樓裡最是高超。他有演出的日子，可是一位難求呢。」小廝

恭聲回答，目中卻帶著憐憫。 

「他也是小倌？」想起日前聽說的事，雪毅塵沉了聲問。 

小廝輕聲一嘆，「舞人的收入微薄，要養活自己都不容易了，更何況他還帶著個

孩子，若不賣身哪活得下去？」 

「那孩子是他親生的？」他淡聲問。 

「稟王爺，那孩子並不是青嵐的，聽說是他妹妹留下的。」 

「再者，他那樣子也替他招惹了不少麻煩⋯⋯」小廝又悶悶地補了一句，很是同情。 

聽了青嵐的事，雪毅塵心中沉甸甸的，對這樣的事有些鄙夷，卻又對他有著一絲

不捨，視線不禁又落到樓下表演完畢準備退場的青嵐身上。 

四下有客人圍上去，想趁機占便宜。雪毅塵見了忍不住皺眉，卻看他不動聲色的

閃躲著，真避不開而被觸摸之後也不變臉色，只是盈盈淡笑著離開。 

 

下場後的青嵐對鏡卸妝，因跳舞而畫上了油彩的臉，在鏡中顯得既陌生又妖冶。 

他一點一點的用手抹著，擦去那些混雜的顏色，鏡中那雙清冷的眼睛，帶著漠然

的光芒，失去了在台上時那盈盈的笑意。 

「青嵐。」身後有人喚他，是風月樓老闆的聲音。 

他起身，轉身之後臉上又掛上了媚惑的笑容。 

「顧老闆。」 



「青嵐啊，你可走運了，你知道今天誰點了你嗎？」 

顧老闆臉上滿是興奮的神色，那眼睛閃著驚喜的光芒。讓青嵐忍不住猜想著他到

底拿了多少錢，居然高興成這樣。 

但他臉上不動聲色，只是微微一笑，「是哪位貴客點了我？」 

「哎呀，那位可真是個大貴人啊！他是當今朝中的大紅人夏毅王。」 

聽到這個名字，青嵐清俊的眉宇輕輕皺了皺，隨即又笑得歡暢，「那真是青嵐的

福氣了，今天青嵐走了運，竟有幸伺候王爺。」 

顧老闆肥厚的手掌拍了拍他肩膀，湊到他身旁，壓低聲音道：「你也知道這人有

多尊貴吧？好好伺候著，別給我出什麼岔子。」 

「青嵐知道。」他淡聲回答。 

「別想背著我偷藏什麼賞賜，若被我知道了，你跟那丫頭就別想活了！」顧老闆

瞇起眼，又惡狠狠地警告一句。 

青嵐笑了笑，眉尖一挑，「青嵐自是記得自己輕賤的性命都握在顧老闆手裡。」 

「哼，你知道就好。要整治你和那丫頭，我有得是法子，就看你敢不敢試。」 

 

等顧老闆走後，青嵐慢慢地坐回椅子上，對著鏡子開始梳頭，墨黑的長髮全都披

散下來。他靜靜地梳著，回想起那天遇到夏毅王的情景。 

那人看見他的時候，眼睛似乎亮了亮。 

青嵐想了想，換上了一襲青衣，瞧著鏡中自己的樣子。 

若討好了這王爺，不知能不能讓他把他帶出風月樓？ 

一直以來他都在找機會離開風月樓。無奈他只是一個舞人，除了跳舞，也沒別的

謀生能力，況且他現在是風月樓搖錢樹，時時刻刻都被顧老闆和他的走狗看得緊

緊的，想要逃跑，可沒那麼容易。 

這風月樓是京城中數一數二的煙花之地，不但打手眾多，顧老闆也與朝中大臣多

有交情。 

他若要硬拚，只怕他和蘭兒都會死於非命。 

他雖背著顧老闆偷偷藏了一些錢，但平時也不敢隨便拿出來用，是等著逃出這裡

後，和蘭兒兩個人生活時再用。 

所以他一直在等，希望能遇到個權勢極大的貴人將他們弄出這裡。 

可惜歡場之中多是薄情縱情的惡人，自己又是男兒身，願意將他買回府裡的，他

是一個也沒遇到。 

現下遇到這個夏毅王，也許是他的機會。 

青嵐的眼中閃過一抹精光，接著對著鏡子勾起唇角，泛起一個媚惑至極的笑容。 

第二章 

「王爺，那舞人帶來了。」夜離開了門，淡聲向王爺稟報，望向身邊青嵐的目光

充滿了冷蔑。 

青嵐心中冷笑一聲，仍不動神色的站在他身旁，保持柔順的姿態。 

「進來吧。」華美的室內響起一道低沉威嚴的聲音。 



等夜離垂首關門離開，青嵐便走了進去，很快看見那個坐在椅上的俊朗男人。 

他穿著一件繡著皇室紋樣的月白色織錦長袍，襯著他頎長的身形，更顯風流倜

儻、高貴優雅，那姿態怎麼看都不是平常那些客人可比的。 

青嵐本來怔怔的瞧著，可想到這裡是什麼地方，心中不禁嘲諷，是王爺又怎麼樣？

即使看起來再高貴，終究也只是一個性喜漁色的男人罷了，不然怎會來此風月之

地。 

「小人青嵐拜見王爺。」他收斂心神，恭敬地行禮，一襲青色紗衣隨著他修長的

身形撩動，看上去嫵媚動人。 

青嵐知道自己什麼樣子最美，他有自信這個模樣定會讓這男人為他著迷。 

既然他找了小倌，自然是此道中人，也不必裝什麼清高了。 

「起來，坐吧。」雪毅塵淡聲道，一雙墨黑的眼眸一直注視著青嵐，似有深意。 

青嵐微微一笑，不介意他迫人的打量。事實上，他的眼中若是再多幾分痴迷，他

會更滿意。 

可惜這男人只是眼神幽深地望著他，並未顯出半分痴迷或猴急的樣子。 

青嵐輕咳了一聲。「王爺可想要喝茶？青嵐準備了風味特殊的梅子茶，讓青嵐替

王爺倒上一杯吧。」 

他故意備茶而不是酒，是想引起男人的注意，以為他與尋常小倌不同。通常這種

時候應該要醇酒美人，縱情一樂，不過面對這個人，他可不能用一般方法對付。 

接過青嵐遞來的茶，溫溫的，帶著梅子的香味，雪毅塵輕啜一口，一股甘甜微酸

的味道在口中蔓延開來。 

「好茶。」他墨黑的眼，讚許地看向青嵐。 

青嵐微微一笑，「王爺喜歡就好，這是我家鄉特有的梅子茶，酸甜可口，喝了不

但生津止渴，亦可解酒。」 

他擺出討好逢迎的姿態，但卻沒在雪毅塵的眼中看到歡喜，對方的眉心反而蹙

起，看著他的神情似乎有些不快。青嵐微怔，不知自己哪裡沒做好，竟惹了他不

快。 

「你倒是會討好客人。」雪毅塵的語聲微冷，看著眼前這笑顏如花的青衣人，倒

覺他與冷映色不怎麼像了。冷映色絕不會像他這樣逢迎自貶，也不會出現這樣討

好人的神色。 

青嵐心念數轉，想著他話裡的意思，故意蹙了蹙眉，淡聲道：「您是王爺，又是

貴客，我不討好您，難道還要得罪您？」 

雪毅塵因他的話心中一動。「這麼說來，你也是不願意的？」 

青嵐見他緩了臉色，覺得自己找對了方向，便收起笑容，擺出清冷的姿態，語氣

微冷地道：「青嵐不過是一個區區舞人，沒什麼願不願的，王爺請不要笑話青嵐。」 

「前幾日遇見你，你替那個小女孩挨了打，她是你妹妹的孩子？」見他似乎有些

不快，雪毅塵轉了個話題。 

青嵐眸色一黯，「是，蘭兒是我妹妹的孩子，我苦命的妹妹在生蘭兒時難產死了，

而蘭兒的父親是她的恩客，卻連她自己都不清楚是誰。」 



雪毅塵微驚。「你們兄妹⋯⋯」 

青嵐深邃的眼眸望向他，語氣幽幽道：「我兄妹二人皆娼優，王爺沒見過這樣悲

慘的人家吧？」 

雪毅塵看著他，沒有說話。 

青嵐收回目光，站起了身，忽然吹熄了桌邊的燭光。 

「夜已深了，讓青嵐伺候王爺休息吧。」 

雪毅塵怔了一下，竟有幾分尷尬。雖然他並不是第一次到青樓玩樂，但上一刻還

在與這人說著那麼沉重的話題，下一刻居然就要上床？「其實你不必⋯⋯」他心裡

忽然有些不忍，並不想為難對方。 

青嵐卻輕輕貼了過來，在視線不明的幽暗室內，雪毅塵更清楚的感受到對方身軀

的柔軟，和一股淡淡的暗香還有溫暖。 

兩人貼近到呼吸交纏的距離，青嵐媚惑的聲音輕輕響起。「青嵐不做不願的事，

因為是王爺才⋯⋯」他知道這句話聽在任何男人的耳裡，都很受用。 

對方已經明顯表達了喜歡自己的意思，雪毅塵想，再推辭，未免有些矯情，再說

他也不想做柳下惠。 

他叫他來，本就想縱情一夜而已。 

雪毅塵一隻手托起青嵐的下頷，深沉的眼眸凝在那張清俊的面容上。 

青嵐微微一笑，手指順著他的手撫摸上去，柔韌的身軀再次貼上。不確定雪毅塵

是不是要他吻他，青嵐只敢小心翼翼親吻他面頰，然後順著脖頸的曲線一路滑

下，柔軟的嘴唇細細輾轉，帶上迷人的誘惑。 

安靜溫暖的室內，可以聽到雪毅塵漸沉的呼吸。 

青嵐因此大膽了幾分，解開他衣衫，撫摸進去。 

雪毅塵驀地大力推倒青嵐，翻身將他壓在身下，絲綢紅浪間，襯得青嵐那俊美的

面容益發妖嬈動人。 

青嵐那雙漆黑的眼，帶著一絲火熱，一眨也不眨地望著雪毅塵。雪毅塵可以從他

眼中讀到他的渴望，這份渴望也大大取悅了他。 

他喜歡青嵐這樣不加掩飾的表露自己的慾望。 

他俯身上去，熾熱的嘴唇覆住青嵐的，吮吸啃咬，汲取對方口中香甜的氣息，將

他完全掌握在身下，為所欲為。 

青嵐與他熱烈的交纏，時而挑逗似的躲開，嘴唇微張，任由上方的男人強勢侵入，

但他那熾烈渾然的男性氣息卻教青嵐有一瞬間的失神。 

雖然他打算勾引住他，讓他滿意，但他沒料到自己在與他交纏間會真的情動，這

令青嵐微微心驚。 

這是從未有過的情況，他一向明白何時該迎合、何時該表現渴望，每一種情緒他

都收放自如，讓自己以最省力的方式討得客人的歡心。但是遇見雪毅塵之後，那

些迎合似乎變得有些微妙了，分不清哪些在作戲，或全是情不自禁。 

青嵐因失神而有些轉淡的神情，反而越加令雪毅塵歡喜。 

暗影朦朧中，那雙深黑的眼眸，像極了他愛的那個人。 



他輕咬著他的唇，大手也急切地剝開青嵐的衣衫。 

溫暖滑膩的肌膚，一摸頓生銷魂之感；柔韌的腰因他大手的反覆揉捏而有些顫

抖，但隨即又充滿韌性的逢迎上來，挑逗著雪毅塵的感官，讓他感受到某些不曾

有過的急躁。 

他居然迫不及待地想占有他。 

青嵐對他的影響，令雪毅塵微微驚訝。不過他可以預料到，這會是一場愉快的歡

愛，是以心裡對自己的急躁並不排斥。 

他修長的手指沾了些潤滑的藥膏滑入那密閉的幽穴，沁涼的感覺教青嵐有幾分顫

慄，柔軟的身體因此更偎向雪毅塵。 

這男人真是俊朗得過分。此刻脫了衣服之後，他才發現，雪毅塵矯健的身軀宛如

獵豹一般，在幽暗的月色下，隱約可見蜜色的肌膚帶著誘人的光澤，那肌理分明

的條線，透著懾人的氣魄。 

青嵐有些迷離地看著他，竟不好意思看向他那昂揚的慾望。 

男人手指的抽動讓青嵐輕輕呻吟，他柔韌的腰肢隨著男人手指的進出而輕輕擺

動，做出迎合的姿勢。 

雪毅塵目光一沉，抽離手指以自己勃發的性器取代，猛然一挺，瞬間刺入。 

青嵐感覺到些微痛楚，然而他並沒有吭聲，反而以深深的呼吸放鬆身體去包容男

人。 

他給他潤滑的藥膏想必是宮中祕藥，那的確讓他好受許多，他曾經歷過更難受的

情事，比起來，這個男人算待他很溫柔了。 

青嵐心底恍惚，神思有些混亂，只能隨著男人逐漸加猛的攻勢而扭動著身體。 

「啊⋯⋯」他發出低低的呻吟，那是一種媚惑的音調，他深知在這時候要出聲，這

樣沙啞又有些沉醉的聲音會取悅男人。 

果然，那在他身上馳騁的男人，他熱情的進犯又凶猛了些。 

隨著他頻繁進出、摩擦，青嵐只覺身下益發熾熱，身體彷彿燃燒起來，每一下深

入淺出的摩挲深搗，都讓他的身體情不自禁地激起顫慄。 

那些酥麻綿密的感覺教他抑制不住的顫抖喘息，感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歡愉，似乎

要將他的思緒都一併燃燒。 

「啊！」他仰頭輕叫，在被男人猛烈頂入感到失神的瞬間，身體裡彷彿融入了極

大的喜悅，綿密的四處散播，教他像是連骨頭都酥軟了，忍不住貼向那矯健雄渾

的身軀。 

雪毅塵熾熱的嘴唇又湊上，吻住了青嵐溫暖的唇，迫使對方張開嘴唇，迎接自己

的掠奪。 

身下狂猛的入侵越加肆無忌憚，雪毅塵十分沉浸在這場性愛中。 

他的手指撩開青嵐臉上濕漉的黑髮，清雅的面容露了出來，此刻還帶有幾分情慾

的淡淡緋紅和媚色，讓他更加心動，那深埋在溫暖身體裡的慾望又脹大了幾分。 

雪毅塵吻過他下頷，順著脖頸的曲線輕咬下去，身下隨即一個猛烈的抽送，灼熱

摩擦而過的激流，讓兩人同時顫慄。 



青嵐迷離地低吟著，不斷送入的碩大慾望教他感到蝕骨的情慾浪潮，幾乎要將他

淹沒。 

這激情讓人有些害怕，青嵐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懸崖邊，既留戀那火熱與甜蜜，

又怕一個不小心就會因此粉身碎骨。 

他顫慄著，理智令他有些想要推拒，卻被男人緊緊抓著腰間，不住孟浪的需索。 

雪毅塵堅實的身體雄健又充滿力量，讓與他火熱交融的青嵐有些意亂情迷的放棄

抵抗。 

「映色⋯⋯」 

男人忘情吐出的名字，使青嵐迷離的思緒恢復了一絲清明，他整個人顫了顫，試

圖從他急促的呼吸裡找到自己方才聽到的名字。 

雪毅塵摟著他又一波勇猛的推送，激烈震盪中，那名字又被忘情地喚出。 

「映色，映色⋯⋯」 

青嵐聽得清楚，張開水霧的眼眸，看著那被激情灼燒的男人，他俊朗面容上雙眸

緊閉，沉溺在這激越的歡愉中，喊著他在意的那個名字。 

原來他有喜歡的人了⋯⋯ 

青嵐的嘴角微翹，有些想笑，但是心上的某個地方卻像被捅了一下，令他無法再

像剛剛那般感受到熱情甜蜜。 

他閉上眼，攀附著男人的身軀，越加媚惑放浪的迎合，喉中逸出嗚咽又忘情的呻

吟。 

沒關係，王爺喜歡誰與他無關，他只想利用這個男人離開這裡。 

只要能取悅他，讓他滿意，自己就有機會了。 

青嵐迎合著雪毅塵越加狂浪的索取，不住地扭動搖擺身軀，看著被浪掀起紗帳搖

曳，眼前卻漸漸模糊了。 

 

早上待雪毅塵沐浴過後，青嵐伺候他穿上衣服，撩過男人墨黑的長髮，青嵐只覺

有些惆悵。王爺走了後，不知還能不能再見到他？ 

這情緒與念頭令他微訝。他為什麼有這樣奇怪的想法？他明明只當他是離開風月

樓的機會啊，怎會對他的離開感到不捨？ 

青嵐深吸一口氣，讓自己恢復平靜。 

他這是怎麼了？伺候這男人必須更加小心翼翼才行，若是沒有做好，他的願望就

不能達成。 

雪毅塵深黑的眼眸淡淡看了他一眼。「我走了。」 

青嵐跪下身子，輕聲道：「恭送王爺。」 

始終低著頭的青嵐在男人走出屋子後，才抬頭望向他消失的地方。 

他心底是失望的，一夜纏綿並沒有讓男人對他表示出不捨，這表示距離目的達成

還很遙遠。 

但他不能太過急躁，只能等男人再來找他。 

若是他不來呢？腦中突然閃過這問句。 



青嵐怔了怔，對事態將如何發展並沒有太大的把握。 

 

離開風月樓後，青嵐立刻到藥鋪抓藥。蘭兒最近得了風寒，病情遲遲不見好轉，

常常燒才剛退沒多久，就又燒起來。 

而那藥鋪的王掌櫃也不是什麼善類，找到機會就吃吃豆腐，他又不敢輕易得罪

他，只希望他能替蘭兒配上些較好的藥材。 

付了錢拿了藥正要離開的時候，青嵐躲不掉，被這噁心的男人在腰間掐了一把。 

「青嵐，過幾天我去風月樓，你可不要不理我啊。」王掌櫃油光滿面的臉，露出

了下流的笑容。 

青嵐敷衍地笑了笑。「自然，王掌櫃是熟人了。」 

在藥鋪裡的其他客人見了，全都用輕視的眼神看他，即使走出藥鋪，都還能感到

到周圍人鄙夷的眼神。 

他們風月樓的舞人，在京城裡是最微不足道的卑賤人物，走到哪都會被人指指點

點的。 

即使像剛才那樣被占了便宜，被看不起的也只會是他們，而不是王掌櫃。 

青嵐心中冷笑，更加堅定要把握住夏毅王這貴人，離開風月樓的決心，但此刻更

擔心蘭兒，拿緊了藥帖往家裡去。 

他將蘭兒托給附近的劉婆婆照顧，那老人家心腸極好，並不會對他的身分感到介

意，倒是她家中的兒子媳婦，對她幫忙照顧蘭兒頗有微詞。 

好在青嵐給的銀兩不少，抵得過他們農民平日耕田的收入，這才留住劉婆婆。 

「青嵐，你回來了。」劉婆婆正撩開簾子從房裡出來，撞見剛進門的青嵐。 

「婆婆，蘭兒怎麼樣了？」青嵐擔心著蘭兒的情況。 

「沒事，你放心，昨天的藥她喝下去之後睡得安安穩穩的，這會兒還直喊肚子餓

呢。」 

「多謝妳了，婆婆。」對方的話讓青嵐稍稍放寬了心，接著把這個月的月錢交給

她。 

劉婆婆卻推拒著不肯收下。「你賺錢也不容易，還是拿回去吧，老婆子回家就說

你已經給過了。」 

「這可不行，萬一他們問起⋯⋯」 

「老婆子我也有私房錢的。」劉婆婆笑了笑，還是想把錢還給他。 

「婆婆，妳就拿著吧。」青嵐不想給她惹麻煩，再者，他也需要劉婆婆繼續幫忙

照顧蘭兒。 

「唉，你這年輕人。」劉婆婆嘆了口氣，望著他的目光中有憐憫。 

「爹爹，我肚子餓。」蘭兒的聲音突然響起來，青嵐低下頭，就見那小丫頭揉著

眼睛自房中走出，白淨的臉龐有些可憐兮兮地望著他。 

微微一笑，他蹲下身抱起她。「好，這就給妳煮好吃的，先跟婆婆說再見，她要

回去了。」 

「嗯，婆婆再見。」蘭兒很乖的說。 



劉婆婆將他們的一舉一動看在眼裡有些心酸，她知道這孩子的爹是做什麼維持生

活的，很同情他們父女倆。 

這地方雖都住著一些貧民，但像青嵐這樣的娼優是最被看不起的。平日裡上門欺

負、找麻煩的人也不少。 

青嵐時常都是能避就避，再不然，挨幾下打也就息事寧人了，倒可憐了這乖巧的

女娃，不知何時才有好心人能幫幫他們⋯⋯ 

 

晨曦透過窗櫺射進來，青嵐感覺身邊有動靜，矇矓地睜開眼，發覺雪毅塵已經起

身了。 

「要走了嗎？」他低聲問。 

雪毅塵修長的手指掠過他臉龐，「今日要出城辦事，這幾日都不會來。」 

青嵐感覺自己心中彷彿被牽動了一下，他不喜歡這種感覺，所以極力拋開，卻更

心浮氣躁。 

與雪毅塵來往已經近一個月了，這個王爺除了每隔幾天來找他之外，並沒有更多

的表示，是他做得還不夠好嗎？ 

「我有點捨不得王爺。」想了想，他露出黯然的神色，讓自己的表情看上去十分

憂傷脆弱。 

他對自己此刻的樣子很有自言，墨黑的眼瞳如帶了霧一樣，這惹人憐的樣子，應

該可以打動對方。 

雪毅塵見了手指扣住他的下頷，不過男人只是凝視著他，卻沒有說出他想聽的話。 

青嵐聽得到自己心臟的鼓動聲響，他想著該怎麼收尾，對方沒任何表示，顯然這

個男人並不如他想的那般留戀自己。 

「你想要什麼？」雪毅塵沉默許久後問，聲音有點低沉，神色間似乎有了不悅。 

青嵐心一緊，忙披了衣服，匆匆下床跪倒在雪毅塵腳邊。 

「王爺，小人錯了，小人並沒有任何非分之想，只是單純捨不得王爺。」他語氣

驚駭，聲音聽起來有些發顫，希望能令對方相信。他低著頭，心裡寒涼無比，難

道他會這樣錯過這次機會？ 

如果要離開這裡，這個人是最好的人選。 

顧老闆的手段再怎麼卑劣惡毒，到底不敢惹上雪毅塵，若是換了其他人，就算花

上大筆的贖金，也未必可以把他弄出去，他不能錯過啊⋯⋯ 

雪毅塵收回目光，淡淡的說：「記住，你只是一個小倌，別有什麼多餘的心思，

我最討厭心眼多的人。」 

「青嵐記住了。」他心中一顫，知道自己已經失敗了。 

他甚至還沒來得及對這個男人說出自己的要求，就被拒絕了。 

 

雪毅塵離開了很多天，青嵐的日子變得更難過了。 

他偷藏著的銀兩被發現，除了挨了一頓打，銀兩還被搶去，讓他實在心疼。好在

他分了幾個地方藏，這次只被發現一部分，但小蘭因此被嚇到，拽著他一直哭。 



一定要快些脫離這個地方。他想了又想，決定對自己狠一些，試最後一次。 

所以某天在風月樓跳舞的時候，他事先在繩索上動了手腳，才剛被吊起來，繩子

便斷了，他倏然從高空墜落。青嵐摔時還留了心，只想要摔傷腿，讓自己躺個幾

天。 

這一摔果然如他所願的躺在家裡，讓顧老闆的臉黑得跟天上烏雲一樣，送他回家

離開時還不忘惡狠狠的警告，叫他不要裝模作樣，一好就快滾回來。 

他身體雖然痛著，躺在床上時卻露出了微笑。 

他打聽到了，雪毅塵這幾日已經回來了，定會知道他摔傷了。 

只要他來，自己便還有希望，他若是不來，他今後也不必再打這個人的主意了。 

 

雪毅塵不知自己怎麼會為了個舞人，特地站在這裡，但對著眼前破敗的屋子，他

很難想像到了冬天，住在這樣的屋子裡該如何生活，竟有些憂心。 

青嵐拄著棍子推門出來，看到門口站著的人時，神色僵了一僵。 

他已換下青紗舞衣，穿著雪毅塵初見他的那件青袍，雖破舊的打了補丁，卻不失

整潔。 

雪毅塵見他痴痴愣愣的樣子，不禁嘴角微彎，笑了出來。 

「王爺，您⋯⋯」 

青嵐像是被嚇到了，好半晌才想起要跪下來行禮，雪毅塵看到他包著厚厚紗布的

腿，還有蹣跚的動作，阻止了他。 

「這次准你不必行禮。」他淡聲道。 

他是自顧老闆那聽到他摔傷的消息才過來的，雖然他也摸不準自己的心思，不明

白自己為何為了一個舞人跑來這裡，只是當他沒看到青嵐，又聽說他傷得很重，

還是忍不住過來看一看他。也許他只是不忍這個氣質很像映色的人受傷吧。 

分析著自己複雜的心緒，雪毅塵率先走進了屋內。 

他的侍衛們站在門外，驅散好奇圍觀的人群。 

雪毅塵還沒坐下，一個小人兒便竄了過來，抓著他衣角。 

他知道是那個小女孩。 

「妳叫蘭兒吧？」他低頭微微一笑，盡量柔和了神色看小女孩。 

她點點頭，雖然神色有些怯怯的，不過圓圓的眼睛仍專注地盯著他道：「叔叔，

你還有那天的糕點嗎？」 

五歲大的孩子忽然問起這個問題，讓不忍心看見她失望的雪毅塵俊朗的面頰浮現

一絲尷尬之色，「抱歉，今天沒有。」 

蘭兒露出失望的樣子，緊拽他衣角的小手放了開來。 

「蘭兒，過來。」青嵐喚她，擔心孩子的舉動又會引來雪毅塵侍衛的傷害。 

蘭兒一被青嵐抱住，便縮在他懷裡，一雙黑亮的眼仍好奇地瞧著雪毅塵。 

「傷好點了嗎？」雪毅塵看著青嵐，出聲問他。很奇特的，每次與他面對面，心

總會多一分柔軟。 

青嵐點點頭，「多謝王爺關心，小人的傷好多了。」 



雪毅塵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只好環視四周，打量起這灰色的屋子。 

雖然幾乎沒有擺設，但收拾得還算乾淨，只是這鄙陋的屋舍，又怎能為人擋風遮

雨，裡頭甚至還住著一個小女娃。 

雪毅塵的視線落到蘭兒身上，見她一副很想靠近卻又不敢上前的樣子，他不禁露

出笑容，向她伸出手，「過來吧。」 

她其實並不怕這個陌生的叔叔，覺得他很好看，而且他身上有好聞的香味，總讓

她想起那天好吃的糕點。 

於是蘭兒一聽他允許，就撲到雪毅塵懷裡蹭了蹭他，還深深嗅了下他身上的味道。 

雪毅塵被她逗笑，看向青嵐說：「這丫頭倒是可愛。」 

青嵐笑了笑，「只要王爺別見怪就好了。」語氣仍有擔心。 

「本王還不至於和個小女孩計較。」說著，雪毅塵想到那天侍衛竟揮鞭想打蘭兒，

便有些困窘，一時無語。 

此刻，小女孩肚子咕嚕嚕叫起來，讓雪毅塵面露訝異，心上有幾分難受，他瞧了

瞧蘭兒，再看看身後艱難站立的青嵐。青嵐這一受傷，他們的日子是更難過了吧。 

「夜離。」他忽然喊了聲。 

「是。」門外的忠心侍衛長聞聲立即進來。 

「帶這孩子去吃點東西，看她喜歡吃什麼就給她買什麼。」雪毅塵淡淡的吩咐。 

「是。」夜離低頭看了看還蜷在雪毅塵懷裡的蘭兒。小女孩看向他的神態怯生生

的，令人生了份憐惜，雖然不喜歡那舞人，但對這小女孩卻討厭不起來，想到那

日她差點被手下鞭打，他也反省過是自己手下出手太重。 

「過來吧。」他放柔了聲音，讓自己看上去沒那麼嚇人。 

蘭兒還是有點畏縮的，回頭看看青嵐，可青嵐還沒出聲，雪毅塵便柔聲說：「蘭

兒，跟著夜離叔叔去吃東西吧，他會給妳買很多好吃的東西。放心，他一會兒就

會帶妳回來。」 

「爹爹⋯⋯」蘭兒遲疑地看著青嵐。 

青嵐點了點頭，辛苦地走過去摸了摸她頭髮，輕聲說：「蘭兒乖，去吧。」 

蘭兒被夜離帶走，室內只剩下雪毅塵跟青嵐兩個人。 

青嵐想他是有話要對自己說，才把蘭兒支開。 

「你一個人帶著蘭兒多久了？」 

「蘭兒今年五歲，從她一出生，我便帶著她了。」 

「你一個舞人，帶著這麼小的孩子，日子過得很困難吧。」 

青嵐嘴角勾起，有些冷冷的嘲諷，「還好，只是剛開始想給孩子找奶喝時，差點

被別人亂棒打死。蘭兒是個苦命的孩子，從小就沒喝過幾頓奶水，我只能用米湯

餵養她。可沒有誰願意接濟我這個舞人，見了我是人人喊打、人人欺侮。」 

「你沒想過要離開風月樓嗎？」雪毅塵被他清冷嘲諷的口吻弄得有些心煩，不知

怎麼的，他的情緒似乎也傳遞給自己，他能想像那些掙扎求生、受欺侮的畫面，

不禁心疼。 

「想，我每一天都想，但顧老闆在京城裡的勢力很大，即使我想逃，也逃不出他



養的那幫打手，萬一不幸被抓回來打死了，也不會有人制裁他，他結交的那班王

公大臣自會保他。但我若死了，蘭兒又要怎麼辦？我沒有本錢與他便拚。」青嵐

看著他道，眼神中是滿溢的無奈與哀戚。 

雪毅塵面色微凝。「沒有人為你贖身嗎？」 

這句話讓青嵐笑了起來，那笑容似嘲弄又似憂傷，「您以為會有嗎？像我這樣的

人，哪有人會真心對待我？還不是視我如玩物，豈會有人想替我贖身，更別說我

是男子，願意在府裡養著男寵的自是更少。」 

「你想我替你贖身？」雪毅塵心念一動，想到那天青嵐似有所求的樣子。 

聽到他這句話，青嵐心一跳，面上卻露出黯然的神色，低聲道：「我雖想，卻不

敢奢望。」 

這句不敢奢望讓雪毅塵心中一悸，有種說不明的感受。 

青嵐那柔韌的身軀在他的記憶中很清晰，但此刻面前的他看起來卻如此脆弱無

助，似乎只要遇上風雨就會摧折。 

再想起那在自己懷裡要著糕點的可愛女孩，若是出生在好人家，現在應該是享受

疼寵的年紀，而不是這樣跟著這個舞人飄零無依。 

青嵐這次只是摔傷了腳，下一次萬一掉下來沒了性命，那小女孩又有誰來照顧

呢？ 

雪毅塵想著，竟怔忡了片刻。 

青嵐一直暗暗觀察他的神色，心底雀躍，只覺自己的奢望有了轉機。 

他斂了眉目，不敢大意半分，忽地不顧傷腿跪了下來。 

「青嵐求求王爺，將青嵐贖出風月樓吧？青嵐會做牛做馬來報答王爺，不管什麼

粗活都願意做，只求和蘭兒能有一頓溫飽。若是繼續留在風月樓，青嵐總有一天

會死在裡面的！」 

他說得聲淚俱下，如此誇大的反應雖是演戲，但他並沒有說假話。如果繼續留在

風月樓，他真的擔心自己會沒有命照顧蘭兒。 

雪毅塵托住他雙臂，將他拉起道：「你先起來說話，腿不是傷了嗎？這樣跪著，

傷勢再加重怎麼辦？」 

青嵐凝視著雪毅塵，似在等他的回答。 

「若我帶你離開風月樓，你願意做我的男寵嗎？」雪毅塵深深地回望，想確認他

的意願。 

青嵐心中一震。「青嵐不敢做非分之想，不管王爺要青嵐做什麼，青嵐都願意。」 

這話答得自己也覺得虛偽，當男寵與當小倌也無太多差別，若是可以，他自是不

願意，但他又怎麼反抗？而這夏毅王還裝什麼樣子呢，他想為自己贖身，自然是

要他做男寵服侍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問他願不願意。 

「你最好記住自己的話，謹守本分，不要有非分之想，否則你會後悔離開風月樓。」

雪毅塵低沉的聲音響起。 

他雖是得到了承諾，但對方的話卻像另一塊巨石壓在青嵐的心上。 

不管怎樣，這人都是能讓他離開風月樓的唯一浮木，他說什麼都要緊緊抓著。至



於進去王府會如何，他會小心應對，步步為營，無論如何，也比死在風月樓強。 

青嵐在心中暗想，而且或許等雪毅塵厭倦他之後，會給他些銀兩讓他離開。 

這一個多月的接觸，讓他明白雪毅塵並不是壞人，應該不會為難他這小小的舞人

跟小女孩才對。 

再往好處想，若自己能討得他的歡心，坐穩了位置，那以後他跟蘭兒的生活可就

衣食無憂，不必到外面去任人欺負了。青嵐仔細思忖一番，覺得確實怎麼想都比

在風月樓強上許多，便低頭做出謙卑的樣子。 

雪毅塵看他誠懇謙遜的模樣，卻是輕嘆一聲，淡聲道：「好，就這麼說定了，我

會帶你離開風月樓，但你也要記住我的話，別做任何多餘的事，否則就別怪我不

客氣了。」 

 


